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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可能是映秀街道的第一
个救援! 蒲弘和师公明在派出
所旁边的平房废墟下发现了一
个受困的女人

浓厚的灰尘渐渐落到地面，在
半山腰上的渔子溪村，老支书马永
洪努力想看清全镇，但四周灰蒙蒙

一片。烟尘笼罩下的映秀镇区，人们
的惊慌并没有随着街上灰尘的消散
而消失，人们迫切需要更安全的庇护
所。街道上的人分成了两个方向疏
散，东边的奔向岷江边的福堂坝，西
边的跑向粮站和派出所。派出所的拐
角处比较宽敞，另外，从粮站边的小
坡上去就是电厂生活区。它在二台山
的半腰处，有电厂的九栋宿舍、一座
礼堂、几个篮球场和小花园，篮球场
的小坝子是个理想的避难所。只有熟
悉映秀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
蒲弘对映秀相当熟悉，他带着

杜骁、张云安跑向篮球场边的小坝
子。漩口镇的杨冰、响黄村的书记、
村主任也选择了这里。杨冰认出了
副县长张云安，说：“给我安排工作
吧。”张云安还未从震惊中缓过来，
不停说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一个熟人塞给杨冰一个安全帽，杨
冰立刻交给张云安，张云安没接，蒲
弘此时已经跑向废墟搜寻，响黄村
书记师公明顾不上客气，拿过安全
帽跟了过去。这可能是映秀街道的
第一个救援，蒲弘和师公明在派出
所旁边的平房废墟下发现了一个受
困的女人。他们找到一根粗木棒，将
它伸到破碎的楼板下，蒲弘双手抱
着一头，全力上抬，师公明将这女人
拉了出来。
很快，一辆大客车的司机带着

几名乘客来到这里，五六个人一起
救出了第二个女人。她的左脚血淋
淋的，脚掌没有了。杨冰从旁边小店
里找来白酒，直接浇在伤口上消毒。
这个女人一点都没喊叫，震惊、麻
木，或者其他什么感觉已经压倒了

疼痛。又一个男人被抬出来，头部血
肉模糊，不停吐血。杨冰把一瓶白酒
都浇在他身上，一名警察从边上的
房子扯下一块窗帘布，用它紧裹住
伤口，但那个男人很快就不行了。
边上有人哭泣，人们的情绪还

未平复。现在不是救援的最佳时机，
疏散是最紧迫的任务。蒲弘和师公
明跑向了另外的地方搜寻，张云安
和杨冰带领其他人往坡上的球场坝
撤离。镇民兵连长张仕力没有匆忙
撤离街道，他想起镇里五一节搞活
动时用过的国旗，它还在自己的汽
车后备箱里。他被一种不可遏制的
情绪驱使着，找出国旗，捡了根竹
竿，爬上并不稳定的废墟，插上。地
震后 !"分钟，这面出现在废墟上空
的五星红旗，让这个阴暗的世界有
了一点亮色。

在集体恐慌的时刻!"镇
定#是需要采取的第一个!也是
最重要的行动

在球场坝上，镇长蒋青林清点
了干部人数：六个人。加上旅游执法
巡视组的十几人，一些村支书和村
长，几个警察，这个数量的公务人员
显然无力应付这个前所未有的局
面。三路人被派出去报信：成都、汶
川、卧龙。但他们很快便返回了，因
为对外的道路全部中断，映秀已经
与外界彻底隔绝。临时指挥部在球
场坝上成立了，杜骁为指挥长，张云
安和蒋青林为副指挥长，但指挥部
可调动的资源不多，杜骁只得暂时
用编造的话语安慰镇上认识的人：
“省里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很快

会救援的。”已经聚集到球场坝的数
百人大多互不相识，惊慌失措。
混乱中，电厂发电部部长程儒

松站到了球场坝中间，厂领导都在
都江堰的机关总部，他成了电厂在
映秀的最高管理者。小学退休教师
王盛乾回忆说：“地震发生后，我随
惊魂未定的人群跑向球场坝，四百
多人的球场坝内闹哄哄的，混乱不
堪。后来，一位手臂吊着绷带、四十
多岁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中高喊：
‘我是这里的总指挥，大家听我的，
不要惊慌，我们要一起共渡难关。’
人群安静了。”在集体恐慌的时刻，
“镇定”是需要采取的第一个，也是
最重要的行动。
发电部的黄丽住在靠山的生活

区，她们一行十多人互相搀扶着，
翻过废墟来到球场坝时，见到“球
场上已经汇聚了很多人，躺着、坐
着、站着，有的缠着绷带，有的打着
吊瓶。发电部主任程儒松右手用布
条挂在脖子上，不停地指挥安排
着。”虽然没有看到丈夫牟玉雷，但
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黄丽心里
踏实了一点。
发电部的幸存者开始逐个被分

配工作：登记幸存者名单，组织食物
和水，保管物资，帮助伤员处理伤
口，搜寻失踪同事。电厂的组织体系
在一点点复苏，多个部门汇合后，确
定了“将伤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各单
位先行自救”的应急思路。
临时指挥部搜集了一些物资堆

在球场坝的汽车旁，第一批上去的
人领到了少量食品和水，但后面上
来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是一个医生!必须要处
理伤员$

两个地方的人都逃向了另一个
疏散地———福堂坝。地震后岷江东岸
唯一能与镇区相连的团结桥是座小
铁索桥，它的桥面已经有些倾斜。#$

岁的吴志远看到药厂女工不敢过去，
说：“我先走。”他稳稳地走着，示范给
她们看。晓梅的同事已经把她妈妈素
琼抬了出来，一个小伙子自告奋勇把
素琼背了过去。一会儿工夫，素琼就
看到她身边“挨着全部都是伤员”。枫
香树村、药厂、龙溪隧道工地的数百
人都小心翼翼地过了桥。

龙治也看到了这混乱的场面。
“开始逃出来的就是十来个人，后来
人就越来越多。骨折的伤员被抬出
来，龙治想到了妻子和孩子，他想走
开，但还是留了下来。他觉得：“我是
一个医生，必须要处理伤员。”他包扎、
止血，一刻不停。周围哭喊声一片，这
边有人喊：“医生，快救救他！”那边又
有女人在呼叫：“医生，快救救我的孩
子！”很快，伤员越聚越多。龙治想，卫
生院肯定完蛋了，这么多伤员，一个
人实在扛不住。他回忆说：“任务根本
没法对付，那时我想过要逃跑。”他又
坚持了一小会儿，看到了卫生院副院
长蒲倩和一个护士，他大大松了一口
气，卫生院应该没事。街道中段的人
很快把伤员向卫生院输送。第一个送
去的病人是街边卖卤菜的女人，她的
一只脚被齐整整地砸断了。董成云顺
手把她身上的围裙取下，包扎止血。
同时还建立了两个静脉通道输液，
扩充血容量，防止血压下降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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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这一夜过得有点心惊肉跳

记得那是个周末的晚上，医生和护士们忙
完一天，把疲劳和身上的白大褂一起留在了衣
帽间里，换上日常便装，轻松下班过周末去了。
变得空空荡荡的楼道里，我和环妹送完晚饭，
两人心情沉重眼巴巴地等候在视频一旁。十一
号病人家属刘老师拿着话筒用江西方言跟舱
里的儿子正在通话。这时，我们身后的处置室
门开了，见曹医生满脸倦容地从层流室出来，
我便趋前招呼：“这么晚还没下班呀？”
“去看了看汪泉，放心不下呀！”曹医生依

旧是我熟悉的那副神情，说话不苟言笑。“她这
两天怎么啦？每顿饭送进去都没吃，几乎原封
不动退回来，现在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了，不
知道她在里面究竟怎么样啦？真急死人了！”
曹医生没有马上回答，先无奈地啧了一声。那
一声“啧”和脸上的表情，都分明在说：汪泉情
况不好。她踌躇了一下才开口说：“主要是汪泉肝
功不好，肝昏迷，胆红素高达 !%&，正常人的指标
才 !#，高得太多了。这使得我们三大类抗生素都
不敢用，不得不停下来，怕对她肝脏造成损伤。肝
脏一旦损伤厉害，其后果是致命的。”
“那她电话为什么接不了呢？”“你叫她怎

么接呢？我不是说了，这两天她一直肝昏迷，
接听不了。另外，白细胞也只有 !&&多，感染
的情况很严重……”
曹医生大概看我情绪有点不对劲，说到这

里，缓和了一下语气。“不过，有个情况不错，今
天汪泉胆红素没再继续升高。如果就此得以控
制，就有转机希望。这两天是她关键时刻。”“这
就是说，她眼下已有生命危险？！”“生命危险眼
下还不至于。”曹医生安慰说，“今天晚上你们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她不会接电话了。”
曹医生说完进衣帽间换衣服去了。我一

屁股坐在层流室门口的灭火箱上，心里七上
八下地乱着。刘老师与十一号病室通完话，视
频上的画面切换到十二号病房，环妹试着与
里面的汪泉通话，努力了几次，都没有响应。
我们只好怔怔地望着视频上的汪泉，心里感

到说不出的沉重。她已经不像头
天看到的那样在床上辗转反侧。
今天她似乎连表示痛苦的力气
都已耗尽，只是偶尔咂巴一下嘴
巴，仿佛口渴想要喝水。浮肿的
脸上一直双目紧闭，一动不动地

躺着，完全是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我看着看
着，心里忽然涌上一种不祥的预感，鼻头一
酸，泪水情不自禁地溢出眼眶。
这一夜过得有点心惊肉跳。第二天是星

期六，大清早放在窗台上的电话机突然响起
了不祥的铃声，听去既紧急又不安。我在床上
一跃而起，冲到话机前抓起话筒，是曹医生打
来的，叫我马上去医院 #楼办公室有事要谈。
星期六医院不上班，#楼医生办公室里不像
平时熙熙攘攘地人进人出，难得像这会儿这
样清静。曹医生看去脸上有些倦容，大概昨天
晚上也没休息好。坐下以后，她先陈述了汪泉
目前病情的严重性。
“主要还是感染！”曹医生开宗明义说，

“她目前身上有多处感染，左右两肺，大面积
感染，身体右侧软组织感染，还有颅内多处感
染。这是由于她患白血病以来，体内免疫功能
长期低下，加上这次移植需要，大剂量使用化
疗药物和骨髓免疫抑制剂，身体免疫功能几
乎下降到了零，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她
身上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各种细菌真菌，都乘
机跑出来兴风作浪。抗感染需要用抗生素，但
由于汪泉目前肝脏状况不好，三大抗生素都
没法用，这个我昨天晚上已经向你讲过，让我
们十分为难。眼下唯一的办法，是给她输送一
点人体粒细胞试试。”“那就赶紧试吧，我们没
有意见。”我急火火地说。
曹医生说：“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中性

粒细胞是人体机体中最重要的防御细胞，其功
能就是吞噬和杀灭入侵的病原体，医学上有
‘机体卫士’之称。它虽然对汪泉的肝昏迷没有
直接效果，却对抗感染有着支持作用，帮助她
渡过眼前感染这道难关。再过几天，等回输进
去的造血干细胞植活，她体内自己的粒细胞长
起来，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我们要设法帮助她
把这两天青黄不接的难关渡过去！”曹医生对
输送人体粒细胞的必要性及其功效，深入浅出
地解释得一清二楚。可我当时哪里还听得进
去，一心只想着快点付诸行动，救救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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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我跟你讲一句秘密的话

一辆车子乱超车。还好，司机反应灵敏，
及时刹车。
一晃，已是正午时分。车子驶进一个大站

的停车场后，不走了。司机说，休息半个小时。
他说着，打开车门，自己先跳了下去。波亚也
想下车，他已经憋了好长时间尿了，再说，肚
子也饿了。安叔说，那就一起下吧。
可是，两人从厕所出来后，却闹起了矛

盾。安叔说回车上去吃东西，他有馒头
和水。但波亚不肯，他说他要去小卖部
买盒饭和可乐。
“你有多少钱啊？”安叔显得不太高

兴。“不少呢，本来今天要交午餐费和教
辅材料费的！”波亚满不在乎地说。安叔
生气地说：“瞎用！”波亚翕了翕嘴唇，
咕哝道：“才没有呢。”安叔想了想，独
自返回车上，他回头大声地对波亚说：
“马上回来哦！我在车上等你！”

波亚踱到小卖部，买了份滑蛋虾
仁盒饭，还买了一瓶可乐。他原本端着
东西想到车上去吃，但出了小卖部后
却改了主意———他看见了一片小树
林。这时，正午的阳光撒进小树林，闪
着一片一片的光斑。波亚顿时来了劲。他一头
钻进了小树林。
这不就是野餐了吗？波亚好向往吃野餐

的。过儿童节的时候，他跟爸爸妈妈提出一起
去森林公园玩，然后在野外吃烧烤，可爸爸妈
妈不同意，一天里给他安排了三个补习，他就
像赶场子似的从一个地方转战到另一个地
方，累得够呛。波亚还曾异想天开地跟扣子商
量，一起向校长提建议，今后吃午饭时，可以
把饭桌放在食堂外面，就像那些咖啡馆把桌
椅搁在路边一样，大家边吃边聊天，多么浪
漫。可建议书投进教师办公楼前的“建议箱”
后，从此杳无音讯。
说到扣子，波亚真是好崇拜自己的这位

好朋友，他看的书多，动手能力也很强，说起
话来一套一套的，就像个小小哲学家。但妈妈
最喜欢跟他说她“同事的孩子”，让他从小就
有了一个“宿敌”。这个“同事的孩子”从来不
玩游戏，天天就知道学习；长得好看，又听话，
回回考试年级第一；会孝敬父母，会弹钢琴，
会八门外语；不吃零食，不睡懒觉，“小标兵”

和“模范生”都当上了，奖学金成千上万……
波亚压根不相信有这么个“同事的孩子”存
在，他就相信扣子，可是，爸爸妈妈对他的这
位好朋友却不以为然，还常常嘲讽他们是臭
味相投，让他很不开心。
波亚在小树林里坐了下来。他吃两口饭

菜，喝一口可乐。吃着吃着，他想到了此刻的
学校。现在，正是学校的午餐时间。食堂里，人
声鼎沸，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清彼此在说什

么。波亚一向都和扣子结伴去吃饭。
扣子饭量很大，每次都要从波亚的
不锈钢盘子里挖去一勺米饭。不锈
钢盘子有三个凹塘，两个盛菜，一个
盛饭。他们两个总是把里面的饭菜
吃个精光。
扣子喜欢一边吃饭一边说话。
“波亚，我跟你讲一句秘密的话

哦！”扣子大声说着。
“好啊！”波亚也大声地回应。
“昨天，我妈边看电视剧边说好

喜欢剧中的那个女孩子。我说不喜
欢。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她长得
像我们班的班长路小薇，可路小薇
好凶的！”结果，所有的人都听见了。

路小薇快步走到扣子跟前，在他的头上
敲了一个“毛栗子”，说：“我哪里凶啦！”扣子
连忙举起双手喊投降：“你一点不凶，就是两
条眉毛站着！”波亚想，这会儿，扣子是不是还
在等他一块去吃饭呢？这么想着，波亚两眼一
闭，把腿一蹬，飞到了扣子跟前。
扣子手里托着不锈钢盘子，眼巴巴地望

着他，说：“你怎么才来呢？我没有吃饱呢，我
还想从你那里挖一勺米饭。”

波亚把盒饭递了过去。扣子接住盒饭，
说：“我还想一边吃饭一边跟你说悄悄话呢，
我都习惯了。”波亚把头凑了过去。可扣子人
影一闪，没了。波亚睁开眼睛，呆呆地看着手
里的盒饭，然后，举起可乐瓶子“咕嘟咕嘟”猛
灌了几口。
突然，波亚惊讶地发现，小树林四周围满

了车子，而且每一辆车子模样、大小、颜色都
差不多。波亚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来，着急地在
车堆里穿来穿去，可是他却认不出来哪辆车
是他刚刚乘来的。波亚还在车堆里寻找着，他
急得满头是汗。


